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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2 日，随着一声巨响，平顶山

宾馆南楼轰然而倒。曾经辉煌一时的平顶山

宾馆从此成为历史，关于它的记忆，也将沉淀

在流年岁月之中。

平顶山宾馆的前身是平顶山市委第三招

待所，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1974 年正式

投入使用，尽管面积不大，最初只有北边的一

幢三层小楼，但已经是那个年代全市少有的

高档接待场所了，后来又在靠东头接了两间，

面积才有 3000 平方米左右。

改革开放后，平顶山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一些大型项目、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建设，来视

察的中央和省里领导逐渐增多。1981 年 5 月

12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来平视察，曾

入住市委三所。1982 年 9 月，姚孟电厂 3 号、4

号机组开工建设，这两台机组引进的是比利

时的设备和技术，同时也迎来了来华工作的

比利时和法国专家，为此，省电业局专门在市

委三所南边新建了一幢 4 层专家楼，即后来的

宾馆南楼。随着姚孟电厂 3 号、4 号机组相继

建成并网发电，该厂装机总量跃居全国火电

第四位，外国专家相继离去后，专家楼移交市

里使用。平顶山市委三所也于 1983 年 10 月

改称平顶山市宾馆，后又改称平顶山宾馆。

至此，平顶山宾馆形成了占地面积 2.3 万平方

米、有各类客房 88 间（套）的规模，接着又在西

边盖起了会议室及餐厅、操作间，餐位达到

250个。

伴随着平顶山的快速发展，平顶山宾馆

也进入了辉煌时期。这里一度成了平顶山市

政治中心的一部分，来平交流、工作的专家暂

居这里；来平检查、指导工作的上级领导在这

里听汇报、作指示，论证决策一些重要项目、

重点工程；市里的一些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

开，从这里向外传递重要信息。这里成了鹰

城的政治地标之一。

1984 年 4 月 3 日-4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胡耀邦在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

团中央书记胡锦涛的陪同下莅平视察姚孟电

厂、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之后下榻平顶山宾

馆北楼二楼，在这里听取汇报，并要求平顶山

市充分发挥煤炭资源丰富的优势，力争火电

向 300 万千瓦到 400 万千瓦进军。这些对平

顶山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煤炭资源的

开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87 年 4 月 19 日-23 日，中国青少年犯罪

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平顶山宾馆召

开，来自全国的近 2000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陶铸夫人曾志、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曾山夫人

邓六金、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等革命老大姐和

时任司法部长、中央有关部门及省市领导出

席并讲话。在这次会议上，我市关心下一代

协会（后改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被授予

全国预防青少年犯罪先进单位。几十年过去

了，我市的关心下一代工作硕果累累，至今仍

开展得有声有色。

1992 年 7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来

平视察，入住平顶山宾馆，现场视察后在西二

楼会议室召开的汇报会上，朱镕基对平顶山

市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强调要加快改革开放，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抓好农业，积极兴办第三

产业，大力发展轻工业，对平顶山资源型城市

的发展、转型指明了方向。

1995 年 10 月 12 日-17 日，第二届中国曲

艺节在我市举行，为迎接这一盛会，平顶山宾

馆专门对北楼、南楼进行了整修。中国曲协

主席骆玉笙带领众多明星入住这里，他们的

到来给鹰城带来了欢乐。我当时在市委任

职，负责接待工作，印象最深的是马季先生和

他的弟子组成的“马家军”。有一天，马季先

生对我说，他和弟子们平时也难得聚这么齐，

想趁此机会在一起聚一聚。我欣然允诺并帮

助组织。于是在宾馆西楼前面，马季先生和

他的弟子们欢聚一堂，大概有二十多人，有老

有少、有男有女，姜昆、冯巩、赵炎都在。他们

合影留念，合影前先做自我介绍，有人说自己

是马季先生的徒弟，有人说自己是马季先生

的徒孙。明星不愧为明星，发言幽默、诙谐又

不失优雅。半个多小时的自我介绍成了一场

高水平的艺术表演，本来还准备中午在一起

吃饭，因有人要去演出，有人急于返京，只好

作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任河南省委主要

领导的李长春、李克强、侯宗宾也多次在这里

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安排布置工作。这里还

接待过李德生、钱正英、袁宝华、胡绳、焦若愚

等领导同志和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及其丈夫以

及著名作家二月河等社会名流。

1991 年，平顶山宾馆被省旅游局评定为

二星级旅游涉外饭店，曾先后荣获“全国文明

示范单位”、首批“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卫生

先进单位”、“河南省优秀星级饭店”、“最受消

费者喜爱的河南省十佳宾馆”等多项殊荣，先

后多次接待美国、日本、俄罗斯、比利时、德国

等数十个国家的重要外宾、专家学者及港澳

台同胞，是鹰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见证者。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新城区的开发建

设以及政治中心的西移，平顶山宾馆的生存

也迎来了挑战，再加上餐饮市场的激烈竞争，

其经营愈发困难，最终于 2012 年彻底改制，并

在原址上开发建设商住小区，但平顶山宾馆

和历届宾馆人为平顶山市的发展作出的特殊

贡献，历史不会忘记，鹰城人民不会忘记。

平顶山宾馆往事
◎高德领

今天，国家富强昌盛，那是多少英烈、功

臣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每每在缅怀先辈的

时，也总会想起以前的一位老同事。

老人叫尤华坤，1903 年生，鲁山张良人，

19 岁考入湖北老河口教会中学，28 岁考入许

昌护校，以优异学绩成为河南省少有的高级

护士。1955 年，她回到鲁山县医院担任助产

士。1958 年，大放卫星，鲁山是重灾区，在鸣

放时，老人说了几句掏心窝子却不太适宜的

话，诸如“粮食标准低，产妇吃不饱饭”“医院

培养人，看中谁是朵花，看不中谁是废铁”，被

县整风领导小组划为右派分子，撤职开除，遣

送原籍监督劳动。

1979 年 3 月，鲁山县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

作领导小组作出决定：尤华坤的论点不属右

派言论，原划右派，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

工资待遇。

尤老由农村老家重新搬回县医院东家属

院居住。55 岁被划成右派，“摘帽”时已 76 岁，

要说这个年龄在家安享晚年就行了，但尤老

发挥余热，坚持上班。医院缺技术人才，接生

方面她经验丰富，但凡遇到危重病人，就到场

指导施救。

老人自费订了一份《参考消息》。医院办

公室的范敏大姐也在东家属院住，就义务担

负起为老人送报的任务。闲时一日一送，忙

时三日两送。每每去时，敏姐见老人要么是

眼戴老花镜、手拿放大镜在躬身看报，要么是

小心翼翼在剪报，她把一张张《参考消息》剪

了一个窟窿又一个窟窿。

敏姐问老人为何爱看《参考消息》，老人

说：“一个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国家平安，不

打仗了多好。”

时间久了，两人感情亲近。敏姐问她：

“你被打成右派 20 多年，抱不抱怨？”老人说：

“有什么埋怨的！”又问：“你这一辈子，咋没成

个家？”老人笑说：“错过了。”

因参加工作早，尤老的工资是医院最高

的。

敏姐发现，尤老生活简朴。住一间房子，

没一件像样摆设，入眼是门口两厚摞《参考消

息》，吃饭多以咸菜佐餐。有一次，她陪老人

到街口割肉，老人让人家割 3 毛钱的。卖肉的

割下来一称，说 4 毛。尤老让人家再去下来一

毛，卖肉的说没法去，让她拿走。尤老坚持：

“你不去掉，我不要。宁可不吃肉，我也不能

占你便宜。”无奈，卖肉的象征性割下一点儿，

尤老这才把肉拿了。当时的肉价，大概是一

斤 9毛 7分钱。

尤老有病住院，她侄女来伺候她，侄女发

烧，知道医生给尤老开的药里有阿司匹林，

说：“姑姑，您的阿司匹林我吃一片。”尤老赶

紧制止，说：“我吃的药医院报销，你到外面买

去。”弄得侄女老不高兴。

在日常接触中，范敏发现一个秘密，每隔

两三个月，尤老就到邮局汇一次款。范敏问

她给谁汇钱，她说是汇给国家，造航母用的。

敏姐不知道航母是怎么回事，便也没再往下

追问。

医院收到过两次国务院办公厅的信件，

都是范敏给尤老送过去的。想来，这是国务

院回复或表扬尤老的函件。

随 着 年 岁 越 来 越 大 ，尤 老 身 体 每 况 愈

下。为便于照顾生活起居，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尤老的侄孙王昌平把她接到许昌居住。

但尤老执意不和侄孙住一起，无奈，王昌平只

好就近租了间房子给姑婆住，并为她雇了位

保姆。保姆有心给尤老做好吃的，但她不让，

总是简到又简，一毛钱韭菜能吃两三天，家里

连油、味精、五香粉等调料也不让备。保姆想

不通，她工资不低，要钱弄啥哩？

1996 年秋，93 岁高龄的尤华坤病重，她把

昌平叫到床前，叮嘱道：“昌平，我这一辈子，

只有这不足 3 万块钱的积蓄。现在，我把存折

交给你，你把它取出来，捐给国家造航母用。”

王昌平吃了一惊。他也早听姑婆说过，

她曾捐款给国家建航母的事，至于捐过多少，

姑婆没说过，他也没问过。

遵从老人的愿望，王昌平立马把这笔存

款取了出来，寻找受捐单位。他接连跑了市

政府、军分区等四五家单位，可人家都回答：

没听说国家有建造航母的计划。

这些单位除了对老人的奉献精神表示感

谢外，没人敢收这笔数额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的钱。

在老人弥留之际，昌平又征询姑婆的意

见。尤老用微弱的声音说：“实在捐不出去，

捐给教育上也行，为国家多培养几个人才。”

1996 年 10月，尤老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钱捐给哪所学校呢？王昌平考虑，姑婆

是张良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在姑婆被打

成右派期间，家门口的学校老师给予了她无

微不至的照顾，不妨就捐给姑婆的母校吧！

尤华坤逝世两周年，王昌平回老家为姑

婆上坟后，来到她曾就读过的张良二中，见到

校长王文选，商谈捐款事宜。两人考虑，尤老

生前重视教育，不妨用这笔钱设立“尤华坤奖

学金”。张良二中把这笔捐款用 5 年时间奖励

给了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这也算是了却了

王昌平的一片心意。

2017 年 4 月 26 日，我国自行研制的航空

母舰在大连下水，举国欢庆。王昌平得知消

息后，专程从许昌回到鲁山，到姑婆坟前烧纸

祭奠，告慰老人：“姑婆，您的遗愿实现了，您

安心吧！”

我 1982 年从护校毕业，在鲁山县医院工

作过 6 年。其间，在东家属院见过尤老数次，

记得老人身材瘦小、精神矍铄，只是，我根本

想不到老人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奉献精神。

国庆 70 周年庆典，敏姐专门打电话给我，

说：“你该写一写尤老。”

老 人 前 半 生 的 经 历 是 个 谜 ，没 人 说 得

清。很可能，她是目睹了外族侮辱我们的情

景，才有了自觉自醒。

渺小之人，多有伟大之举；平凡之人，也

有高尚之处。

闪烁的聚光灯从没有照到过尤华坤老人

身上，但她比一般人都高尚。

事隔 23 年之后，在国庆 70 周年之际，我

的一杆拙笔，想记上几句。

一位老人的爱国情怀
◎袁占才

“曹姨好。”每天早上上班碰到曹姨，我都要打声

招呼。她低着头，忙碌地清扫着楼前的道路，一缕白

发在额前晃来晃去。

今年 74 岁的曹姨是一名老党员，被社区评为好

婆婆。提起曹姨，不得不说一说老小区和无主管庭

院，这些庭院或户数少或老年人多，一些楼道内堆放

的杂物清理起来难度大。曹姨看到社区张贴的通知

后，第一个来到社区。我们和她聊起了创建文明城

市的要求，希望她带个好头，把家属院的环境变得更

美、更好。没想到曹姨爽快答应下来，并立即和老伴

儿一起动手整理楼道里的杂物，能用的挪到屋里，不

能用的当作废品卖掉。其他居民看到曹姨这么大年

纪了觉悟还这么高，深受感动。在曹姨的示范带动

下，小区内堆放的杂物很快被清理完毕，楼道内小广

告和蜘蛛网也不见了，看上去舒服多了。

送女儿上学火急火燎的。逆行了一小段后，女

儿突然小声说：“爸爸，你忘了昨晚给你的《致家长的

一封信》里，要求家长签字做文明有礼鹰城人，有一

条是啥？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女儿话里话外都在责备我没有带好头。回想

起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因急着送她上学，逆向而

行的我差一点被迎面骑摩托的小伙子撞倒，当时女

儿的头狠狠地撞到了我的背上。以后很长一段时

间，路过出事的十字路口时，女儿都会不停地说：“爸

爸，小心点，别再碰疼了我的头。”在学校门口，女儿

指了指电子显示屏上的创文宣传语，嘱咐我接送她

时要按照老师在群里发的要求来做。我看着女儿按

照学校门口划好的学生安全通道进入学校，放心地

上班去了。

自从社区小喇叭循环播放文明养狗的温馨提示

后，大家的自觉性明显提高了许多。一位穿着讲究、

很优雅的女士把小狗的粪便用纸清理掉，这一幕被

我用手机拍下，发到微信群和朋友圈中，得到了很多

人的点赞。对门邻居牵着狗在散步，打招呼时还不

忘自我表扬一番，说自己遛狗总是拴狗绳。看到社

区文明遛狗的人不断增多，大家心里很欣慰，这种蔚

然成风的文明行为让人看着既文雅又舒心。

文明见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潜移默化地

产生示范带动效应。文明不分你我、不分职业、不分

大小，让我们为了鹰城更美好，自觉用文明行为感染

周围人吧！

创文二三事

◎邱利刚

我在故乡生活了 20 个春秋。我忘不掉城北清

清的洛河水，城南青青的锦屏山。秋日的傍晚，我让

目光追随着远去的小船，或是跑到山顶眺望晚霞。

我想走向外面的世界，那是我一个执着的梦。

这个梦在我 20 岁时终于实现。当我坐上火车

直奔南方，那种兴奋让我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的

单位是地质队，就在湖南郴州市郊的小镇上。小镇

有工厂、剧院、舞厅、茶社，青山、绿水、竹林、公园，热

闹繁华胜过老家的县城。

我在子弟学校教初中语文，讲台上我滔滔不绝

神采飞扬，仿佛满腹经纶、博识天下。课下，继续我

的创作梦。

我时常在周末走进市里，去感受城市人的自

豪。但是，当这种激动消退之后，我渐渐意识到我仍

然是乡下人。我分明感觉我的内心依然没能走出乡

村的车辙和记忆，故乡的那些沟沟坎坎、山地土坡依

然如影随形，让我无法忘怀。

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无法言容。

但我决心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我不能继续坐在

老家的天井里。这种欲望就像火一样烧灼着我。我

行走远方重新求学，我要重塑灵魂和生命。

毕业后，我终于走进了真正的城市，主编一份文

学小报。我的谈吐举止、衣着打扮开始向城市靠近，

但我感觉自己依然是乡下人。我豫西山石之声的腔

调，甚至和女作者交往时的羞涩……终于，我知道乡

村的生活经历已经凝进我的血液和灵魂，无论我离

故乡多远，都走不出她的气息和情感，我永远都是她

搂抱在怀里那个她亲不够的孩童，我永远都在牵挂

着我的故乡……

这种感情总是会潮水般流淌在我的文字里。

我试图描写城市，但我把不住它的脉搏，走不进

它的内心，哪怕是一条小小的胡同，我只能徘徊在它

的边缘。而故乡的田野、河流、庄稼和牛羊鸡鸭，不

仅构成了我文字的根系和果实，也决定了我人生的

取向。我这支笔只有触到故乡时，才会像放牧牛羊

的长鞭那样甩出啪啪的响声，才会像锋利的镰刀那

样收获诗意的五谷。哪怕是雨后的几棵小草、雪中

的几根树枝，都会让我的灵魂和语言轻盈起来、灵动

起来、透亮起来，甚至是跌宕起伏、深情优雅。也只

有这个时候，我才会有忍不住的笑声和泪水，有写不

完的风景和故事，有肉体都能飞升起来的快乐。

我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目光去审视我的故乡，这

时我深情地发现：故乡的每一块石头里，都有我难以

割舍的故事；故乡的每一朵野花里，都有我魂牵梦萦

的记忆；故乡的每一捧泥土里，都有我泪水打湿的亲

情。我的左邻右舍，会在不经意时突然走上我的书

案，和我拉起家常。连我养过的小狗、小猫、小兔，也

会在夜半的灯光里突然跳上我的稿笺，对我撒娇，冲

我撒欢儿。还有那些被牛蹄子踩来踩去的日子，那

些被老黄狗叼来叼去的典故，那些被喜鹊唱来唱去

的喜事，那些长着谷子、玉米、小麦、大豆、红薯的季

节，还有大红盖头迎娶新媳妇儿的热闹，喇叭呜咽里

埋葬亲人的悲伤……都在我思念故乡时闪亮登场。

它们的光彩和神韵、喜悦和悲哀，让鲜亮的城市突然

都黯然失色了，也让我毅然挥挥手离开了那座城市，

重归我原生的状态。

于是，我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字，因为故乡就在我

灵魂的深处。当双脚重新站在故乡的泥土上，我的

思想开始了再一次发育。

灵魂深处的故乡

◎茹喜斌

秋风是在深秋时候才来的，人们的认知习

惯是在霜降以后，唯有这时的秋风，养足了成

色，铆足了力道，有几分个性和气韵。

谁也说不清秋风是哪天来的，也弄不清是

白昼或夜晚，打个喷嚏的工夫就唱着跳着来

了，像亲戚家活泼的姑娘。有了秋风，大自然

才多姿多彩，于是，人们总是以友好的姿态迎

纳清爽多情的秋风。

秋风钟情乡野和山林，刚刚安顿下来，征

尘未洗，就钻进漫山遍野的角角落落。匆忙地

游走，欣然地浏览。游完了，看罢了，脑海里就

有了构图的腹稿，哪里着什么色，哪里涂什么

彩，似乎成竹于心。画布很大，宽阔无垠，一眼

望不到边。秋风似乎在故意吊人们的胃口，娇

美地端坐，不急不躁，出奇地淡定，好似哪里还

没想好，也许正在调试颜料，或者在等一个绝

好的时辰，秋阳的助力还是秋月的映衬？人们

在等待中倦怠，在睡意蒙眬中呓语。忽在一个

晨曦散去、暖阳升起的时刻，人们惊讶地发现，

山林变了，乡野变了，赤橙黄绿，变得五颜六

色。仿佛在一夜之间，秋风完成了她的巨幅杰

作。当人们惊叹不已的时候，秋风却在与秋叶

呢喃细语，仿佛在轻描淡写地说，她不过小试

画笔而已。

秋风在倾心推敲画作下一步的精致与完美。

歇息的空隙，秋风到村里转悠，样子有些

顽皮。一会儿去拨拉几下谁家的窗纸，弄得窗

纸发痒，哗哗啦啦地笑；一会儿去拍打几下谁

家屋檐下的风铃，风铃就唱歌给她听。广场花

坛旁的座椅上，几个老太太在聊家常，秋风就

悄悄地溜过去，吹拂老人的银发，或者去掀动

老人的衣角，弄得她们心旌荡漾，一改过往的

岁月沧桑，开启油光而塌陷的嘴巴，半娇半羞

地把隐藏几十年的甜美隐情一股脑儿道了个

底儿漏。秋风似乎还没有玩耍尽兴，追赶着鸡

犬鸭鹅疯跑，把家禽家畜的羽毛吹得杂乱无

章。秋风爬到树梢，手足舞蹈，细弱的枝丫便

跟着摇摆，偷笑家禽的滑稽表演。

秋风温和的时候，是山乡秋野最美的时刻。

秋风的温情里也常有出人意料的恶作剧，

本意是带来快乐和欢笑，手法却有点调侃和顽

劣。河边的村姑把洗好的衣服晾晒在树枝上，

秋风冷不丁窜出来，忽闪一地，而后嬉笑着跐

溜跑了。乡场的水泥地上，摊下一片片金黄的

玉米粒儿，秋风学坏，呼呼啦啦撒上一层落叶，

折腾得几位老人忙去躬身拾掇，秋风则围着他

们撒欢儿。

秋风也有自己的个性，不经意招惹了她，

她立马使出小性儿，狂野撒泼。一个秋阳落暮

的黄昏，不知是谁不小心碰翻了秋风的画盘，

还是哪个动用了她的画笔，一向婉约清雅的秋

风扯掉端庄的外衣，操刀跨马，疾风奔腾，闹腾

一宿，东家摔摔打打，西家狂呼乱叫，似乎非要

弄出个子丑寅卯才算罢休。那晚乡村不安，枯

叶翻飞。那夜家神不宁，鸡犬乱叫。菜园的萝

卜白菜受到牵连，被欺凌得衣衫不整，散发零

乱，就连刚出土的冬麦也受到惊吓，伏在地上

哆嗦打颤，不敢抬头。

不知是谁哄下了秋风，安抚了她狂躁不安

的戾气。第二天早上，人们惊奇地发现，秋风

温婉如前，在阡陌上游走，忽而又见她端坐山

野溪畔，轻吟浅唱，人们依稀听出那是唐诗宋

词的韵律。

秋风大约是从山野乡间走出去的精灵，对

乡村和山川格外垂爱，她似乎不太喜欢城市。

也许，在她的词典里，城市是个拥挤不堪的块

垒，不像旷野那么辽阔，人工打造几处休闲场

所，也是片片落落，无从下笔着墨，等把气势磅

礴的秋野画作竣工了，顺手捎带在城市的角落

涂抹几笔就打发了。

人们不得不叹服秋风是有高深学问的。

几天以后，天地之间的一幅巨制画作绘制而

成。枫叶霜红，层林尽染，哪处橙黄，哪处暗

绿，着墨恰到好处，运笔错落有致。文人墨客

们来了，摄影行当的长枪短炮来了，进山入林，

涉水越涧，游走山野，观赏美景，赞誉声沸腾了

写满诗笺的空旷原野。

最为得意的要数秋风了，她自豪地提起狼

毫朱笔，写下奇特独有的落款：己亥深秋，秋风

作于乾坤间。

秋风忽然想起城市，于是向蜗居城市的居

民发出请柬。形式很特别，她不通过微信喧

嚷，也不借用网络平台吆喝，而是亲自到城市

游走一圈，用魅力牵动家庭小轿车的引擎往山

野出发。

秋风的巨制画作，刻下季节轮回的瞬间，

留给丰饶的大地，留给人们永恒的记忆。秋风

收拾行装作别的时候，庄重承诺，画作是对大

地的馈赠，她不带走，留下供人们长期观赏，直

到下一个季节到来。

秋 风 词
◎叶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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